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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專題】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首獎特輯／林祐任善用小說意象 探世界幽微

變化  
趨勢巨流河

 

【記者蔡怡惠專訪】「某天凌晨有感而發，」林祐任談起〈懸掛〉的創作靈感與

寫作動機表示，它與自己生命中的經歷毫無重疊痕跡。他說，身為一個人、一個創作

者，生活往往有諸多想抒發但缺乏動力下筆的事情，「但《懸掛》出來的那刻，就覺

得非寫不可。」

 

<br />

 

　「《懸掛》問了這個社會一些問題，同時也展現出獨特的對於日常生活上的聯想與

行徑方式」不論是在語言還是詞組順序上，林祐任都不斷嘗試跳脫常人的書寫框架及

邏輯，試圖詮釋一個全新又衝突的故事。於他而言，《懸掛》並非一篇愛情故事，林

祐任想問社會的，是一個家庭對於一個個體可以造成多大的影響，是扣問主角之間的

權力結構。

 

<br /> 

 

　「不去試著合理化所有的暴力其實都擁有一種迷濛的美，於是矜持、保守、玩笑

，不離開既定界線，轉而對火畏懼、崇賢深海，卻離不開身陷的泥淖。」林祐任解釋

，這即是為何小說裡的角色，在某種程度上看起來骯髒的原因——一個朝著死亡奔去

的少年，不斷透過違背常理的矛盾行為，娓娓道出背後令人力不從心的現實困境。

 

<br /> 

 

　小說形式多種多樣，每個人各有不同的解讀，林祐任則將其簡潔扼要地定義為兩種

形式，其一為給讀者勇敢接受的機會，其二為喚醒眾人的危機意識。「我希望讀者們

能從《懸掛》看到這個世界幽微的變化，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屬感。」提及平時如何精

進自己的創作能力，他感謝「思考訓練與溝通藝術」這堂課的老師黃文倩，多虧她推

薦的大量文本，以及課堂上邀請的講師張潔平鼓勵他們「平時多看、多去路上走，趁

你的筆還鋒利時盡情的寫！」讓他學會用細膩的雙眼去觀察世界靈光繽紛的一面，不

管寫的好壞於否，都盡可能的保留寫作的習慣，讓練筆成為一種例行公事，久而久之

便成自然。寫作路上，林祐任分別列舉文壇作家邱妙津、郝譽翔、雪維雅．普拉絲

（Syliva Plath）、韓麗珠，透過他們對於文字的頗析，讓他或多或少在處理《懸掛



》一文上，獲得不同的啟發，也改變了他各個人生階段的書寫文風。

 

<br />

 

　鍥而不捨寫下去的意義在哪裡？林祐任引用作家李昂在其著作《年華》一句：「書

寫為的是在我的創作過程中留下記憶。」很多時候創作除了紀錄自身在大時代下的痕

跡，更多時候是想要書寫那個時代的興衰與哀愁，把文字倒進時代洪流裡，開拓出屬

於自己的一片文學淨土。《懸掛》文中最令人驚艷的彩蛋，即是林祐任對「皮帶」意

象的描寫隱喻，皮帶橫拉時代表著主角穿越隧道時的癲狂；直拉時象徵主角對於父親

施暴的恐懼；隨意放置時的彎曲垂墜，則表示蜿蜒綿長但發臭腐酸的腸胃道。關於主

題核心，皮帶的「懸掛」、頭顱的「懸掛」，都持續的緊扣小說標題，暗示死亡的前

奏細膩且餘韻猶存。

 

<br />

 

　談及淡江與自身創作的關聯，林祐任指出淡江大學的文學思潮走在時代前端，是他

見過最不保守的，自己從朱天文的《淡江記》 裡看到很多的異想，更從中發掘出知

識份子的另一個面貌。他說：「淡江大學對於人文的影響或許還沒有在我身上明顯現

形，但在其他優秀的作家校友身上卻已經昭然若揭。」

 

 

 

<br />

 

#### 【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作品】懸掛／德文二 林任

 

他睜開眼睛的所做第一件事情，是順著驚恐往下觸摸，觸覺的存在是為了證明

 

<br />

 

——今天怎麼仍又活下來了。這是我很久以後才知道的事情。

 

<br />

 

求證是環顧四周想要察覺夢的身影，或是任何不屬於這個地球的生物，以此作為自己

是否已經死亡的依據。在拿捏好觸覺與嗅覺，嗅出鬧鐘的無理取鬧後，就下地，讓失



望蔓延在關於昨天的禱告失效，上帝的拒絕接聽。

 

<br />

 

於是，他的一天就被迫展開了。

 

<br />

 

他首先是物色一次性的洗臉巾，犧牲其生命以成全自己的乾淨與整潔。他享受抽取紙

巾時，彷彿拉開拉鍊「滋～」的聲音，如上揚的笑聲一般，將他帶到自己無法製造出

來的快樂之中，或者是他從未感覺到的那些，與知足非常相像的東西。

 

<br />

 

接著是沖涼，把睡意趕入冰冷的地下水道，使瞌睡的影子柔軟滑入一般人無法想樣的

廢水處理場，也可能，無邊無際的大海之類。

 

他們說，房間代表的是一個人的內在、靈魂。我們的房間如他一般，在看似溫馴的外

表背後，是藏在內裡的十分紊亂。地上是讀書留下來的橡皮擦屑，浴室裡是毛髮；鏡

子上則是牙膏泡沫；桌上堆疊著書，沒有一本被翻閱或看完。

 

<br />

 

他說，沒有時間打掃的原因，是因為忙碌於課業與睡眠的平衡之中，基本上，他每天

幾乎都只睡不到五個小時。這可是我親眼目睹的。有時候是因為功課，但更多的時候

，源自於睡魔的召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再加上焦慮與不安使然，他需要靠著比較激

動的方式向異世界表達自己的不滿，因此當晨光靜靜地撥開房間的窗簾時，他只是納

悶昨天晚上，到底有沒有清楚地跟夜晚的魔鬼與精靈好好地表達自己的訴求。

 

<br />

 

「你知道一天睡眠不足，卻又要上課的感覺是什麼嗎？是外容姣脆如花，內裡翻騰痛

苦如海浪。泡沫如具象化般地襲來，讓你以為你要與他們同類。」

 

<br />

 



「你什麼都不懂，卻要我在勞累的時候冷靜？」

 

<br />

 

「到底要怎麼冷靜呢？你有想過嗎？當體內的空虛感過於膨脹時，我就需要不停地說

話。彷彿喉嚨的閘門破了一個洞，肺部空氣鮮活，不說就得耽溺死於裡頭，於是我只

能一直說、一直說，說到自己說錯話為止，再祈求他人原諒。」

 

<br />

 

「但又有誰會願意原諒一個，身懷他人無法理解之病的人呢。就連我都不願意原諒自

己了。」

 

<br />

 

反覆的說詞，得在我的身旁一直說、一直說，說到他累了，方肯在我的床上入睡、罷

休。

 

每每如此，都讓我恍若有種自己是睡魔的錯覺。

 

 

 

<br />

 

他經常夢見他的父親。強壯且不可忤逆的神聖樣貌。

 

<br />

 

在他的世界裡，父親就是神。不可褻瀆。

 

<br />

 

他害怕他的父親。尤其是他的皮帶。

 

<br />

 



他的父親我見過幾次，也說上幾回話。雖然我也無從分辨什麼才是「破碎的價值觀」

，但他的父親似乎也沒有像他說的那麼離譜。

 

<br />

 

在他的眼裡，父親擁有一副吃人的獠牙，將他的夢咬碎；過於炯炯有神的眼瞳，一眼

就看出他的失敗；寬大的手掌，不是將他的童年有力地撐於自己的肩膀之上，而是幾

個響亮的巴掌，瘮人地烙印在他生活裡的每一個角落。

 

<br />

 

當他彌留於沉倫與清醒灰色地帶時，他總能聽見幾個突兀的撞擊聲於耳邊環繞，彷彿

他從很早以前就冀待卻又不可得的稀落掌聲；又彷彿是赤裸的威脅，正在壓抑他過於

飽滿的自尊心。於是在他呼吸的每一刻，他都能毫無餘力的保持清醒。

 

<br />

 

我曾藉故到他的家裡吃過晚飯。因此也順道見了他的家人。與父親不同，他的母親是

位既擁有智慧，又保有自我的女人。在基金會擔任無償志工、記者，和參與社團的同

時，卻又兼顧得了家庭，尤其燒得一手好菜。

 

<br />

 

甜不辣與韭菜，一盤盤盡是橙紅柳綠，聞著溫和之外，嚐起來也並沒有惱人的膩味

；綴在紅燒獅子頭旁的，是一片片白菜，透明，好比如幾朵蓮花花瓣，在混濁的池水

中載浮載沉，獨顯高雅、入味、並且不留於爛。我頓時興致高昂，嚷著要與他的母親

學藝，最後竟開始討論起要如何控制火侯，才能端出熟嫩不老，也不沾毛豆清香的雞

肉丁塊。我們甚至聊保養，因爲他的母親就算早已年過半百，卻神奇地從未擁有一定

年紀者的自傲與庸俗；相反地，像是從古書裡走出來的人物一般──她不自覺地顯露

出一股異於現代人的緩慢、智慧、與雅態。

 

<br />

 

「我沒有什麼在保養耶。」他的母親說，自己頂多偶爾染個頭髮，若否，那便是白絲

垂肩，偶爾看著，竟會有股滄桑與煩躁。我相信她，畢竟她的書桌僅擺滿眾多出版社

的叢書。看不見保養品半罐。



 

<br />

 

他的父親在成功男性的話題上十分健談，從運動到金融海嘯，再從海嘯聊到女人。

 

<br />

 

我看著他說話的神情，看見男人那種低俗的幽默與自尊在此顯露，獸性流於媚俗。比

起這種讓人感到絕望且厭惡的主題，我比較想要探討的是台灣一直保有爭議的學測與

指考，還有學生由高而下的短暫人生。

 

 

 

<br />

 

我懷疑這一切之所以會發生，還有在話題上的低級選擇，都只因為我是個男性。

 

<br />

 

大家總是喜歡幫我預設立場。

 

 

 

<br />

 

當他的父親在與我談話的過程中，我看見他的父親熟練地將皮帶解下。

 

<br />

 

他的眼神斜睨了過來，夾雜著鄙視與痛苦的神情，在臉下成形、混合，做後竟有些不

成人樣。我不忍直視，硬是將頭扭了過來。

 

<br />

 

皮帶被安置在沙發的靠背上，像一條繩子隨時要蠢蠢欲動的幻象。他的父親有些不好

意思地解釋說，這一直都是自己的習慣，這麼做是為了讓剛吃過的東西比較容易穿越



腸胃道，進入消化系統。關於這句話，我的思緒被帶到他曾經在夜晚時帶我到山上俯

瞰整個台北市。

 

<br />

 

那晚，我在浴室內聽見他放下包包，又隨即拉開拉鍊的聲響，我以為是自己聽錯了

，有關他居然會在凌晨兩點煮熱開水的聲音。

 

當我拉開浴室的門時，我看見他興致沖沖地站在門口。手裡拿著兩頂安全帽。

 

<br />

 

他說：「我們現在上山。」

 

<br />

 

『現在？』我全身只圍著一條浴巾，冬夜的冷冽啃咬著我想要將衣服穿上的心智，我

甚至分不清，我到底是因為冷，還是因為被他瘋狂的提議給嚇個正著，於是我萬分錯

愕地看著他。

 

<br />

 

「對，現在。」

 

<br />

 

我們穿過長長的隧道，他騎得飛快，我被他突然其來的瘋狂給唬得也有些放縱，想要

趁機放開緊抱著他的雙手，去感受強風勾過手指的快感，但隨即我立刻被理智快速的

扯回來。我知道當其中一人徹底瘋狂時，另一人至少得清楚自己在做什麼。

 

<br />

 

不造成他人負擔，是我給自己最大的自我期許。但很顯然不是他的。

 

<br />

 



我們主修不一樣，什麼都不一樣，只有學校一樣。

 

<br />

 

他驕矜、放縱、瀟灑且俊俏，他不知道，他從不滿意的自己，是我最渴望成為的樣子

。

 

<br />

 

那晚，我們無視明天的課程，思緒與眼裡僅被銀光閃閃的台北市充滿。台北，彷彿一

滴一滴的眼淚聚成寶，形成金光閃閃的聚寶盆。明日的太陽與未來，睡眠與妖精，都

露出了訕訕的微笑，旋即離開了我們的頭腦。

 

<br />

 

「你覺得呢？」

 

<br />

 

『什麼意思？』

 

<br />

 

「這一切啊，不然還能有什麼？難道」

 

<br />

 

知道他要用可怖的故事嚇唬人，我趕緊緊他嘴巴裡滿滿的笑意。

 

<br />

 

照理說，我理當要好好地抓緊機會與他一起讚嘆北部地區的繁華、瑰麗、以及誘惑。

大談我們的夢想。像是努力拿到獎學金，研究所，畢業後到結婚（一如他一直想要的

那樣）。但不怎地，我卻一直想起我們穿越的那條，長長的、彷彿沒有盡頭一般隧道

。

 



<br />

 

那條隧道直到現在，仍然在我的頭腦裡懸掛著。我恍若再次回到那個地方，站在一條

發臭、到處瀰漫著各式酸味的腸胃道，因為無法饜足，所以竭盡所能地去消化掉世界

上所有好吃的食物，再交給身體去排泄。

 

<br />

 

難道，這就是為什麼所有所謂「成功的人」都是瘋子嗎？他們想得太多，庸人自擾。

意象盤旋，無時無刻都在虎視眈眈地想把我們吞嚥而下，直至世界的最底。

 

<br />

 

其實，通過世界的腸胃道還不是最煩的，最羞辱人的事情，莫非是當你於底部呼救時

，知道自己此時的處境，堪比垃圾，待處理，而且終將被忘記。

 

<br />

 

這是人生於他眼裡所呈現的樣子嗎？

 

<br />

 

我忽然可以與他一起看透他所有的渴望，以及深深的絕望。

 

 

 

<br />

 

皮帶的用途有兩種，一種是拿來抽人，另一種是使頭顱懸掛。他說，他的父親是前者

，而他天天冀望著後者的來到。

 

 

 

<br />

 

我們經常為了很小的事情吵得不可開交。



 

<br />

 

我不肯跟他做愛，是其中一個原因。

 

<br />

 

我說，性別錯誤的太離譜，做愛是完全不可能的事。你要想想當初我願意和你在一起

，是因為你曾經答應我，你將發誓讓我捍衛自己的生存界線，或者是掌控自己身體的

權利。我仰慕你，因此和你在一起。你是我強大而不可忤逆的巨神像。對我來說我們

的關係可以很乾淨。可你偏偏要往髒的方向發展。

 

<br />

 

「我不要喉結，或者是任何能夠滋養我體內那株蘋果的東西。」我往往會用極其肅穆

的語氣這麼下出定論。

 

而他憤怒的時候好似他開心的模樣，行為舉止也異常雷同。他向我的身上砸水壺、鉛

筆、或者是將咖啡潑向我。使我病懨、青藍、過於瘦弱的的身上浮現海島，更多的藍

。過程像是板塊移動，一塊大陸剛沉至海底，另一塊緊接著浮上來。我們非常地刺激

，有關這段關係，接著，我們歡快的愛，但我從來只感覺到激情與亢奮，任何跟愛相

關的事物，都沒有在我們的碰撞中被激發出來。

 

<br />

 

當我順勢在他的身上刮出指甲的紋路以當作報酬時，他總是能用更野蠻的方式將它們

通通推還給我。

 

<br />

 

這種事情對我來說只有當下值得一試，就像將手鬆開這件事，很瘋狂，但也很麻煩

，因為我還得花上半個鐘頭進行事後的清理。但責任不在於我，怎麼會是變成我要去

解決爛攤子呢？

 

<br />

 



但使我更厭倦的是，在一方面，我得多留一份心神去觀察身上的世界局變，而又得在

另一方面去搪塞他人──為何我總是在夏天套上厚重的長袖與大衣。

 

<br />

 

「皮帶的用途擁有兩種。」但不論是前後兩者，我似乎都已經深之入骨地感受到了。

一如當他硬性製造謀殺氣氛時，我憤恨到進入想要奪走一切的瘋狂；當他熟練地壓制

我、將手臂挽著我的腿部時，我所感受到的男生那種生而可悲的視覺上的刺激；而當

他的手掌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時，我曾錯以為，我是他失去已久的父親。

 

 

 

<br />

 

我的傷口繁茂昌盛，安然待揭。

 

<br />

 

天氣在下午猝不及防的熱了起來。「會中暑。」在老師的要脅之下，我不得不脫下厚

重的衣物，讓無數隻眼睛飽覽我身上的世界地圖。他們指指點點，彷彿我的身體上

，真的長了一個佛羅里達或是加州。

 

<br />

 

「你這是怎麼回事？！」C問。

 

<br />

 

『你說呢？』我略帶嘲諷的這麼回答她。但就算是表面一副冷酷的表情，我仍然不清

楚自己本意是在急於吹熄心中那塊搖曳不定的燭火，還是想要以冷酷的招式，嘗試阻

擋他人無用的高談闊論。

 

<br />

 

「你的家人知道嗎？」

 



<br />

 

『他們不必知道這些。』我撒了一點謊，『我父母親對我做的，也許不亞於這些。』

但至少這對他而言，是真實的。

 

<br />

 

「你這樣很不健康耶。」C看起來被惱住了，彷彿我身上的暗沉將會因為談話，緩緩

轉移至她的身上一般。我感覺到一種看似溫柔，卻飽含著疏離的援助，「需要幫你報

警嗎？」

 

<br />

 

『哈哈哈，不用。況且，我從來就不希望有任何人覺得我是聖潔的。』

 

 

 

<br />

 

我心裡太清楚世界的運行規則了。聖潔，只是我們從小至大被教導需要成為的一種意

象。他們引領狼群入室，於是我們跟進，進入一個薄膜背後，即是骯髒的可怖世界。

 

<br />

 

不去試著合理化所有的暴力其實都擁有一種迷濛的美，於是矜持、保守、玩笑，不離

開既定界線，轉而對火畏懼、崇賢深海，卻離不開身陷的泥淖。

 

<br />

 

講到這裡，我只是想要對你說：你對我而言，不只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撫摸而已，如果

這是沉倫的話，那麼，我們所擁有且經歷的一切，都只是在證明──我很正常，而且

為了你，我正在朝聖潔的反方，義無反顧的跑去。

 

<br />

 

但事發的隔天早晨，我們依然躺在一起，而他懶洋似一隻忠誠的大狗，於我的床上、



我的膝上、我的心上，再度跟我叨念睡魔與精靈的不眷顧，以及祂們是如何偏袒我。

靠著我的心臟，蜷縮在我的懷裡，不告訴我他有多愛我會有多抱歉，或者可能後悔他

沒有再下手更重一點。

 

<br />

 

我如一個慈母，用手指玩弄他褐色的髮絲。我想要他的髮色，一個屬於有外地來的人

，那種由內而外的思維邏輯大不相同，但或許我更渴望的，是一種新的身分跟顏色。

 

<br />

 

不論是情慾也好，顏色也好，每次當這種事情發生時，我絕對不會忘記，但或許令人

詫異的是──我居然沒有任何一點想要離開的念頭。

 

<br />

 

我認為發生的（或已經發生的這一切），僅僅是因為他在這段關係中，獲得不了他要

的幸福而已。獲得不了自己想要的那種瘋狂，我似乎能夠理解一點。

 

<br />

 

一如他與他父親之間的互相要求，互不理解。用兩縷悲哀的眼睛底點燃戰場裡的各自

立場，解決方式僅有征服。也或許，別有他法。

 

 

 

<br />

 

近幾天，他的狂躁已經明顯到有些藏不住的程度。原本保有輪廓的眼睛往外邊出逃

，強健的身體明顯像失去嚐鮮期的百香果一樣，突然地乾癟、消瘦，就連在打我時

，（我很抱歉得要這麼說），都讓我誤以為是誰在搔癢，但回過頭時，我卻看見他憤

恨眼神裡的那種空洞，沒有初衷的雙手彷彿沒有初衷的性器。他也不跟我歡愛，睡覺

成為了他新的生活重心。

 

<br />

 



他的腦袋彷彿沒有任何東西，而眼睛下面僅僅是樹根，撐起他綿軟的腦袋與兩顆眼珠

。但不論如何，看得我心驚膽跳，彷彿那是我，或者是我的腦袋破了一個洞。

 

<br />

 

「我以為我要失去他了」的念頭，從一個月的偶爾想起，到近幾天如雨後春筍般地冒

出。到最後，我根本不理解我到底是因為擔心他，還是期待這一切可以趕快發生。讓

我成為在場的人，趕上歷史必然的詭局與變化。

 

 

 

<br />

 

他有那麼幾次苦笑著看著我，不再逼我與他歡愛的時候，惹得我心生猜疑。

 

<br />

 

我不瞞任何人，我仍會害怕，畢竟我們的性行為並非安全。於是我穿著短袖，大膽地

去醫院掛號。我聽見自己說，我要做愛滋病的相關檢測。三十分鐘後他們致電給我

，說要約個時間談。

 

<br />

 

「我沒時間。」我在學校裡的某個角落這樣回覆他。原本我在七樓自習，但因為圖書

館內無法說電話，因此我大老遠跑到廁所，卻又因為訊號太差，只得到一樓接電話。

雖然是我要求了這場體檢，但我的耐心已經完全耗盡。我只是想要知道一個答案而已

。

 

<br />

 

我看見我們之間那長久的空白期，我模仿著他的口氣，向電話的另一頭說道：「不論

結果為何，我都比任何人還會沒有時間。」

 

<br />

 

電話那頭傳出細微的呻吟聲，緊接著是密集的窸窣聲，好似某種不能被我知道的密談



。一段時間過後，自稱是負責我病情發展的醫生的人獲得了話語的主控權。他首先是

感謝我願意來體檢，再說出一些無關痛癢的話。最後，他才終於道出重點：「恭喜你

，結果呈現陰性。」

 

<br />

 

我連謝謝也不說，就把電話給掛掉了。

 

<br />

 

既然不是愛滋病。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了。

 

<br />

 

反覆異常的，原本能夠獨立思考的，卻又過於亢奮以至於無法掌控自己的。那樣的一

種人。

 

 

 

<br />

 

雨下得很大，心情低落，不澎湃。因為有個重要的報告，我五點就起床了，灌了三杯

咖啡，卻仍然覺得心情上少什麼。通常在喝完咖啡以後，我會跟他一樣亢奮，說出源

源不絕的話語，而且通常不是什麼好話，彷彿體內有座高污染的河流，我大概無法給

予他人開心與幸福。給予他人工業區般的痛苦，是他教會我的事情。然而，這幾天

，他異常的安靜，也不笑，臉上呈現的僅僅是一種虛構的空虛，彷彿某種小說走投無

路時，會出現的那種虛空場景。

 

<br />

 

我沒有想過這樣的畫面會出現在他身上，也沒有想過我會這樣形容他，讓我之前覺得

的所有不可能，在我們之間一一應驗。

 

<br />

 

出自於這個原因，我忽然想到他，他的臉與他的父親，還有他的母親。三個看似進而



遠的血緣關係互相堆疊、離開、重組。最後這三張臉通通撲向我，彷彿我是一隻需要

被捕獵的任何一種東西，最後穿越我的身體，與我融合。我看著眼前的景象，可怕地

認為自己勢必要回家一趟。

 

 

 

<br />

 

「我熟悉電梯、天花板和自己的距離。因為他們都跟死亡有關。」他曾經在快要睡著

之前，用一副囁嚅卻又不能不說的方式，將這句話給吐了出來，灑進我的夢裡，到處

都是，或者是其它。很不負責任，就像我們曾經歡愛的那樣。不負責任，他非常擅長

，而我深深懷疑這有沒有讓他好多一點，或是比較快樂。

 

<br />

 

因為當我看見他的頭顱懸掛於天花板上，以自己的軀幹去作為上空與地下的分界線時

。我知道，有一股像是瘟疫之類的東西，正悄悄地與他的身軀剝離、爬出，攀附於我

，並且，永不分離

 

 

 

<br />

 

#### 《懸掛》評審摘錄

 

作品《懸掛》呈現出的整體意象、劇情的收斂及外放、「皮帶」代表的多重象徵，和

對於性及愛的細節詮釋都十分完美，將感情的剖析體現的淋灕盡致，是絕對有能力打

開文學拜占庭大門的創作人才。（陳栢青）

 

<br />

 

這篇作品讓我想起卡夫卡寫給父親的信，在比較難體悟的情感描寫上處理的很好。

（鍾文音）

 

<br />

 



我認為作者林祐任為高手，在小說內容的敘事、埋下的路徑都相當自覺。《懸掛》的

疼痛感及複雜性，造就其獲獎的原因。（張亦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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